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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回 弃交趾甘隳前功 易中宫倾心内

嬖 
 

  却说赵王高燧，与高煦是一流人物，难兄难弟。从前亦常思夺嫡，与

中官黄俨等，密谋废立，事泄后，黄俨伏诛，燧以仁宗力解，始得免罪，

仁宗徙燧封彰德。及高煦抗命，暗中也勾结高燧，约同起事。煦既受擒，

六师毕归。户部尚书陈山，出京迎驾，奏称应乘胜移师，袭执赵王。宣宗

转问杨荣，荣很是赞成。复问蹇义、夏原吉，两人亦无异言。遂由杨荣传

旨，令杨士奇草诏。士奇道：“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惟两叔父，罪无可

赦，法应严惩，情有可原，还宜曲宥。若一律芟除，皇祖有灵，岂不深

恫？”荣厉声道：“此系国家大事，岂你一人所得沮么？”杨荣名为贤

臣，胡亦执拗成性。士奇道：“高煦受擒，赵王必不敢反，何苦要皇上自

戕骨肉，士奇不敢草诏。”时杨溥在侧，与士奇意合，遂从容说道：“且

入谏皇上，再作计议。”荣闻溥言，艴然径去，即往见宣宗。溥与士奇，

接踵而入，司阍只放入杨荣，不令二人入内。二人正彷徨间，适蹇义、夏

元吉，奉召前来，士奇即浼令入谏。蹇义道：“上意已定，恐难中阻。”

士奇道：“王道首重懿亲，如可保全，总宜调护为是。还望二公善为挽

回！”蹇义颔首而入，即以士奇言转陈帝前。宣宗乃返入京师，不复言彰

德事。既而廷臣犹有烦言，或请削赵王护卫，或请拘赵王入京，宣宗沈吟

未决，复召士奇入问道：“朝右多议及赵王，究应如何处置？”士奇道：

“今日宗室中，惟赵王最亲，陛下当曲予保全，毋惑群议！”宣宗道：

“朕今日只有一叔，怎得不爱？但欲为保全，须有良法。朕意拟将群臣劾

章，封示赵王，令他自处，卿意以为何如？”士奇道：“得一玺书，更为

周到。”宣宗便命士奇起草，亲自阅过，盖好御印，即令驸马都尉广平侯

袁容，与左都御史刘观，同赴彰德，示以玺书，并廷臣劾章。赵王喜且泣

道：“我得更生了。”遂优待袁容、刘观，并上表谢恩，愿献护卫。自是

群议始息。宣宗乃重用士奇，薄待陈山，且岁赐赵王，概如常例。赵王得

以令终，于宣德六年去世，幸全首领。这且休表。 

  且说荣昌伯陈智，与都指挥方政，协守交趾，因黎利叛服无常，奉命

往讨，续前回。至茶龙州，两人意见未洽，反为黎利所乘，吃了败仗。那

时宣化贼周臧，太原贼黄菴，芙留贼潘可利，云南宁远州红衣贼长擎，俱

蜂起作乱，遥应黎利。宣宗闻警，谕责智、政，削夺官爵，令在军中效力

赎罪。特简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大将军印，充交趾总兵官，都督马瑛为参

将，率师南征。仍命尚书陈洽，参赞军务。通与瑛先后南下，瑛至清威，

适黎利弟黎善，陷广威州，分军四扰，与瑛军相遇。被瑛军兜头痛击，纷

纷败去，瑛方扎营休息。王通亦引兵到来，两下合军，进屯宁桥。通欲乘

胜进击，尚书陈洽道：“前面地势险恶，宜慎重进行，不如择险驻师，觇

贼虚实，再定行止。”通叱道：“兵贵神速，何得迟疑？”洽不便再谏。

通即麾兵渡河。适遇天雨，道路泥泞，人马不能成列，霎时间伏兵骤起，

纵横冲荡，通受创即走，全师大溃。陈洽愤起，怒兵突阵，身中数创，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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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马下；左右掖起，愿与俱还，洽勃然道：“我身为大臣，见危致命，正

在今日，难道可偷生苟免么？”足愧王通。随即挥刀复入，斫死贼兵数

人，自知力竭，刎颈而死。通败回交州，尚得自言神速么？黎利即自率精

兵，入犯东关。通闻报大惧，阴遣人与利议和，愿为利乞封，且割清化以

南地，俾利管辖。利阳为受款，限日受地，通遂不待朝命，擅檄清化等

州，令官吏军民，尽还东关，即以土地让与黎利。知州罗通，掷檄痛诋

道：“名为统帅，擅敢卖城，看他如何复命？我只知守土，不知有他。”

遂撄城拒守，黎利往攻不能下。 

  先是都督蔡福守义安，为黎利所围，未战即降，至是黎利令招致罗

通。通见福至城下，厉声呵责，说他不忠不义。福羞惭满面，低头驰去。

利知清化难下，移兵攻镇城平州。知州何忠怀，潜行出城，拟至交州乞

援，中途为贼所执，押送黎利。利酌酒与饮道：“何知州的大名，我仰慕

久了。能从我，不患不富贵。”忠怀大詈道：“贼奴！我乃天朝臣，岂食

汝狗彘食？”当下夺杯在手，掷中利面，流血盈颐。利大怒，遂将忠怀杀

害，一面麾众寇交州。王通出兵与战，竟得胜仗，斩获伪官以下万余人，

利惶惧遁去。诸将请王通追击，通又惮不敢发。一年怕蛇咬，三年烂稻

索。利得整军复出，围攻昌江。都指挥李任、顾福，日夜拒战。至九阅

月，粮尽援绝，竟被攻陷，任、福皆自刎毕命。中官冯智，北向再拜，与

指挥刘顺，知府刘子辅，投缳殉难。冯智颇不愧忠臣。子辅有惠政，民素

爱戴，子辅死后，阖家全节，吏民亦相率死难，无一降贼，全城为墟。阐

扬忠节。 

  警报遥达京城，宣宗又命安远侯柳升，统兵往援，保定伯梁铭为副，

都督崔聚充参将，尚书李庆参赞军务。且以黄福旧在交趾，深得民心，亦

令随军同往，仍掌交趾布按二司。柳升会集诸军，进至隘留关，黎利与王

通，已有和议，闻升等南下，诡称应立陈氏后裔，具书乞和。升得书，并

未启视。只将原书奏闻，一面督军入境，连破关隘数十，直达镇夷关。梁

铭、李庆皆因惫致病，惟升意气自若，尚欲长驱直入。郎中史安，主事陈

镛，问李庆疾，且语庆道：“主帅已涉骄矜，拥兵轻进，倘遇敌伏，易致

挫衄。宁桥覆辙，可为前鉴，还望公代为谏阻，宁可持重，不可躁率。”

庆倚枕称善，强自起床，走告柳升。升笑道：“我自从军以来，大小经过

百战，难道怕这幺麽小丑么？”轻敌甚矣。庆复言之再三，升含糊答应，

令庆等留营养疴，自率百骑至倒马坡，跃马逾桥。后队正拟随上，桥梁猝

断，迫不及渡，但见对岸伏兵猝起，把升围住。升左冲右突，竟不能脱，

未几即中镖身死。所随百骑，尽行战殁。那时后军只好退回，梁铭、李庆

竟致急死。崔聚复整军入昌江，与贼酣斗，贼驱众大至，飞矢攒射，聚受

伤被执，史安、陈镛等皆阵亡，官军大溃，七万人只剩数千，逃入交州。 

  黄福至鸡鸣关，亦为贼所得，掣出佩刀，意欲自刎。贼众把刀夺去，

且下马罗拜道：“公系我生身父母，何可遽死？前时公若不归，我等哪敢

出此？”福叱道：“朝廷未尝负尔等，尔等为何从逆？”贼众复道：“守

土官僚，如果尽若我公。就使教我为逆，我等也不忍为。怎奈官逼民反，

不得不然。”言下都有惨容，且语且泣，福亦为之下泪。贼目取出白金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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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作为馈物，并令数人舁着肩舆，送福出境。福至龙州，举所赠物尽归

入官。 

  是时王通在交州，闻升军败没，越加惶惧，忙与黎利议和，出城筑

坛，束帛载书，教利立陈暠为陈氏后，订约休兵。其实交趾并没有陈暠，

全系王通、黎利，串同捏造，借此蒙蔽明廷。通赠利绮锦，利赂通珍宝，

彼此欢宴了一日，议定由黎利遣使，奉表献方物。通亦令指挥阚忠，偕黎

使入朝，当由鸿胪寺代呈表章，其词云： 

  安南国先臣陈日煃三世嫡孙陈暠，惶恐顿首上言：曩被贼臣黎季犁父

子。篡国弑戮，臣族殆尽。臣暠奔窜老挝，以延残息，历二十年。近者国

人闻臣尚在，逼臣还国，众言天兵初平黎贼，即有诏旨访求王子孙立之，

一时访求未得，乃建郡县。今皆欲臣陈情请命，臣仰视天地生成大恩，谨

奉表上请，伏乞明鉴！ 

  宣宗览毕，即召集廷臣会议，示以来表。英国公张辅道：“这是黎利

诈谋，必不可从，当再益兵讨贼，臣誓将元凶首恶，絷献阙下。”蹇义、

夏原吉，也说是不可轻许。独杨荣、杨士奇，料宣宗有意厌兵，因言交趾

荒远，不如许利，藉息兵争。宣宗乃决计罢兵，遂遣侍郎李琦、罗汝敬

等，赍诏抚谕交趾，赦除利罪，令具陈氏后人事实以闻。一面召王通、马

瑛，及三司卫所府州县官吏，悉数北还。于是三十年来经营创造的安南，

一旦弃去。李琦等未到交趾，王通已由陆路还广西，陈智及中官马骐、山

寿，由水路还钦州。及奉诏到京，群臣交章弹劾，统说通弃地擅和，骐恣

虐激变，寿庇贼殃民，情罪最重，应即明正典刑。宣宗意存宽大，只把王

通、马骐、山寿等，暂系狱中，便算罢休。宣宗号称英明，杂何姑息养

奸？嗣李琦自交趾还京，黎利又遣人随至，奉表言陈暠已死，陈氏绝嗣，

由臣利权时监国等语。宣宗明知有诈，只因事已至此，无可奈何，就将错

便错的，混过去了。 

  是时已为宣德三年，边事总算搁起，宫中忽起暗争。小子于前回表

过，宣宗立后胡氏，并册孙氏为贵妃。已见得后妃并重，隐肇争端。果然

不到二年，即闹出废后问题来。原来孙贵妃出身颇微，系永城主簿孙忠

女，幼时颖慧绝伦，貌亦姣美，天生丽质。偶为张太后母所见，大为称

羡。张太后母，即彭城伯夫人，当张为妃时，已出入宫中，成祖拟为皇太

孙择配，彭城夫人，即盛称孙氏贤淑，应选为太孙妃。当下传旨选入，见

孙氏女尚仅十龄，乃令在宫抚养，从缓定夺。过了七年，太孙年长，奉旨

选妃，司天官奏称星气在奎娄间，当自济河求佳女。适济宁人百户胡荣，

生女七人，独饰第三女充选。成祖见她贞静端淑，遂册为太孙妃。彭城夫

人，闻了此信，以孙氏女既有定约，偏为胡氏女所夺，心中很是不平，即

入宫启奏成祖，请他改命。成祖不便反汗，但命立孙氏女为太孙嫔。及仁

宗嗣阼，张后正位，彭城夫人，又向张后前喋喋不休。老媪煞是多事。张

后素性寡言，任她如何怂恿，只是默然不答。到了宣宗登基，亦稍稍倾向

孙嫔，所以册后礼成，便册孙嫔为贵妃。明初定例，册后用金宝金册，册

贵妃有册无宝，宣宗特命尚宝司制就金宝，赐给贵妃，一如后制。已隐露

并后匹嫡的意思。这位孙贵妃体态妖娆，性情狡黠，少成若天性。百般取

悦上意，几把这位宣宗皇帝，玩弄在股掌中。宣宗年已三十，尚无嫡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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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免愁叹，尝语孙贵妃道：“后有疾不育，卿无疾亦不育，难道朕命中应

无子么？”孙贵妃闻言，猝然下跪，佯作羞态道：“妾久承雨露，觉有异

征，红潮不至，已阅月余，莫非是熊梦不成？”你难道定知生男？宣宗大

喜道：“卿如生男，当立卿为后。”孙贵妃佯惊道：“后位已定，妾何敢

相夺？愿陛下勿出此言！”宣宗道：“好贵妃！好贵妃！”随亲为扶起，

抱置膝上，喁喁与语，大约有厌恨胡后的意思。贵妃且曲为解劝，宣宗嘉

她有德，益称叹不置。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阴柔之所以可畏也。 

  流光易逝，倏忽间已八九月，孙贵妃居然分娩，生下一个麟儿，当由

宫人报闻宣宗。宣宗喜出望外，即至贵妃宫中验视，经侍媪抱出佳儿，啼

声响亮，觉为英物。后来庙号英宗，宜为英物。宣宗满面笑容，取儿名为

祁镇，并慰劳贵妃数语，随即趋出，传旨大赦。看官！你道这皇子祁镇，

果是贵妃所生么？贵妃想欲夺后，恰想出一条秘计，暗中与怀孕的宫人，

定了易吕为嬴的密约。适值宫人生男，遂取作己子，诳骗宣宗。宣宗哪知

秘谋，总道是贵妃亲生。才阅数日，即拟立乳儿为皇太子，廷臣希承意

旨，也接连上章奏请。恐也由贵妃运动。宣宗遂召张辅、蹇义、杨荣、夏

原吉、杨士奇入内，随谕道：“朕有一大事，与卿等商议，卿等为我一

决。朕三十无子，中宫有病不得育，据术士推算，谓中宫禄命，不能产

麟，今幸贵妃有子，当立为嗣，朕闻母以子贵，乃是古礼，但不知何以处

中宫？卿等为朕设一良法！”辅等奉旨，面面相觑，不发一言。宣宗又略

举后过，杨荣矍然道：“如陛下言，何妨废后呢？”荣前时欲拘赵王，及

此又倡议废后，吾不知其具何肺肠。宣宗道：“废后有故事么？”杨荣

道：“宋仁宗废郭后为仙妃，便是成例。”宣宗复顾辅等道：“卿等何皆

无言？”士奇忍耐不住，便顿首奏道：“臣事帝后，犹子事父母，母即有

过，子当几谏，怎敢与议废母事？”辅与原吉，亦跪启道：“此乃宫廷大

事，须待熟议。”宣宗复问道：“此举得免外议否？”士奇道：“宋仁宗

废郭后，孔道辅、范仲淹等，力谏被黜，至今贻讥史册，怎得谓为无

议？”还是士奇守正。宣宗不怿，拂袖竟入，辅等乃退。 

  越日，宣宗御西角门，复召杨荣、杨士奇至前，问以昨议如何？荣从

怀中取出一纸，奉呈宣宗。宣宗瞧着，所书皆诬后过失，多至二十事，不

禁变色道：“渠曷尝有此大过？这般诬毁，独不怕宫庙神灵么？”宣宗非

无一隙之明，乃杨荣逢君诬后，罪实可杀。随顾士奇道：“尔意究应如

何？”士奇道：“汉光武废后诏书，尝谓事出异常，非国家福。宋仁宗废

后后，亦尝见悔，愿陛下慎重。”宣宗仍不为然，麾令退去。又越数日，

仍召问张辅等数人，辅等仍依违两可。独士奇启奏道：“皇太后神圣，应

有主张。”宣宗道：“与卿等协议，便是太后旨意。”我却未信。士奇不

便多言。宣宗见士奇不答，遂令辅等皆退，独命士奇随入文华殿，屏去左

右，密谕士奇道：“朕意非必欲黜后，但事不得已，总须卿为朕设策。”

意亦太苦，无非为一孙贵妃。士奇固辞，经宣宗谕至再三，方仰顾道：

“中宫与贵妃，有无夙嫌？”宣宗道：“彼此很是和睦，近日中宫有病，

贵妃时常往视，可见深情。”这便是她狡诈。士奇道：“既然如此，不若

乘中宫有疾，由陛下导使让位，尚为有名。”宣宗点首，士奇即退出。约

过旬日，宣宗复召见士奇，与语道：“卿策甚善，中宫果欣然愿让，虽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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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不许，贵妃亦不受，但中宫的让志，已甚坚决了。”恐亦由受迫所致。

士奇道：“宋仁宗虽废郭后，恩礼不衰，愿陛下善保始终，无分厚薄。”

无聊语。宣宗道：“当依卿奏，朕不食言。”于是废后议遂定，小子有诗

咏道： 

  宁有蛾眉肯让人，诡言熊梦幻成真。 

  长门从此悲生别，一样皇恩太不均。 

  欲知废后立储详情，且俟下回续叙。 

  交趾一役，误在遣将之非人。王通、柳升，俱非将才，乃命为专阃，

惘惘出师，通一蹶而不振，升再入而战殁。卒至下诏遣使，修好撤藩，城

下之盟，耻同新郑，割地之议，辱甚敬瑭，宣宗固不善筹边，而张辅、蹇

义、夏原吉、三杨诸人，要亦不能辞其咎也。若夫废后之议，更属不经。

后无可废之罪，乃堕狡谋而乖恩义，失德孰甚。士奇再三谏阻，卒不能格

正君心，徒以劝让一策，曲为补苴，实则一掩耳盗铃耳。观此回乃知宣宗

不得谓明，其臣亦不得谓良，宁特杨荣之足斥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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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回 享太平与民同乐 儆权阉为主斥

奸 
 

  却说宣宗用士奇言，劝后退位，布置已定，先立子祁镇为太子，由礼

臣奉上册宝。孙贵妃欣喜过望，恰故意禀白宣宗道：“后病痊，自当生

子，妾子敢先后子么？”口仁义而心鬼蜮，此等人最属可恨。宣宗道：

“朕当立你为后，休得过谦！”贵妃又佯为固辞，宣宗不允。会胡后已上

表辞位，遂命退居长安宫。后性喜静，不好华饰，至是黄老学，益怀恬

退。张太后深加怜悯，尝召居清宁宫。内廷朝会宴飨，必命后居孙后上，

孙后尝怏怏不乐。无如太后隐为保护，也只好得过且过，不便与争。后来

宣宗亦颇自悔，尝自解为少年事，年已逾壮，安得称为少年？因赐号故后

为静慈仙师。至英宗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张氏崩，后号恸不已。越年亦

殂，这是后话不提。 

  且说宣宗既册立孙后，很是欣慰，遂设宴西苑，宴集大臣。西苑在禁

城西偏，中有太液池，周十余里，池中架着虹梁，藉通往来。桥东为圆

台，台上有圆殿，其北即万岁山，山上有殿亭六七所，统系金碧辉煌，非

常闳丽。沿池一带，满植嘉树，所有名花异卉，更不胜数。池上玉龙盈

丈，喷泉出水，下注池中，圆殿后亦有石龙吐水相应，仿佛与瀑布相似。

宣宗更命在殿旁筑一草舍，作为郊天祭地时斋宫，虽是矮屋三间，恰筑得

格外精雅，真个是糒濬福地，差不多阆圃仙居。蹇义、夏原吉、杨荣、杨

士奇等十八人，奉召入苑，宣宗已在苑中候着，由诸臣谒毕，命驾环游，

先至万岁山，次泛太液池，宣宗亲指御舟道：“治天下有如此舟，利涉大

川，全赖卿等。”蹇义诸人，闻命叩谢。宣宗令内侍举网取鱼，约得数

尾，饬交司厨作羹，即在舟中小饮，遍及群臣。乘着酒兴，赋诗赓唱。你

一语，我一句，无非是颂扬政绩，鼓吹休明。既而舍舟登殿，赐宴东庑，

饮的是玉液琼浆，吃的是山珍海错，且由宣宗特旨，有君臣同乐，不醉无

归二语，因此诸臣开怀畅饮，无不尽欢。席终，复各赐金帛绦环玉钩等

物，大家顿首称谢，方才散归。 

  过了数旬，值张太后生辰。大受群臣朝贺。礼毕后，宣宗亲奉太后游

西苑，词臣毕从。既至苑中，由宣宗亲掖慈舆，上万岁山，奉觞上寿，太

后大悦，酌饮宣宗，且与语道：“方今天下无事，我母子得同此乐，皆天

与祖宗所赐。天下百姓，就是天与祖宗的赤子，汝为人君，能保安百姓，

不使饥寒，庶几我母子可长享此乐了。”仁人之言。宣宗离席叩谢，是日

亦尽欢始散。未几又奉太后谒陵，宣宗亲执櫜键，骑马前导，至清河桥，

下马扶太后辇，徐徐行进，畿民夹道拜观，陵旁老稚，亦皆山呼迎拜。太

后顾宣宗道：“百姓爱戴皇帝，无非以帝能安民，应慎终如始，毋负民

望！”宣宗唯唯遵教。俟谒陵已毕，复奉太后过农家。太后宣召村妇，问

及生业安否？村妇应对俚朴，如家人然，太后喜甚，赐给钞币饮食。村妇

亦进献野蔬家酿，太后取尝讫，复畀宣宗道：“这是农家风味，不可不

尝。”随事教导，不愧贤母。宣宗亦领食数味。及还，宣宗见道旁有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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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特向他取耒，亲自三推，随顾侍臣蹇义等道：“朕三推已不胜劳，况

长此劳动呢？”亦赐给耕夫钞币。其他所过农家，各有特赏，顿时欢声载

道，交颂圣明。 

  嗣是励精图治，君臣交儆，兴利除弊，任贤去佞，仍以北京为帝都，

免致重迁。仁宗意欲南迁，见三十一回中，本回特叙此文，补笔不漏。一

面命工部尚书黄福，及平江伯陈瑄，经略南漕，妥为输运。又选郎中况

锺、赵豫、莫愚、罗以礼，及员外郎陈本深、邵旻、马仪，御史何文渊、

陈鼎等九人，出为知府，一律称职。况锺守苏州，锄强植良，号称能吏。

赵豫守松江，恤贫济困，号称循吏。两太守遗爱及民，声名较著。嗣复用

薛广等二十九人，亦多政绩。又擢曹弘、吴政、赵新、赵伦、于谦、周忱

为侍郎，分任南北巡抚。谦在山西，忱在江南，任官最久，尤得民心。大

书特书，不没贤能。“喜逢国泰民安日，又见承平大有年。”这位从容御

宇的宣宗皇帝，制祖德歌，作猗兰操，吟织妇词，著豳风图诗，扬风扢

雅，坐享安闲；有时且作画数张，所绘人物花卉，备极精工，尝画黑兔

图，松云荷雀图，黑猿攀槛图，赏赐王公，珍为秘宝。又敕造宣纸，至薄

能坚，至厚能腻，裁剪成笺，有菊花笺、红牡丹笺、洒金笺、五色粉笺等

名目。他若褐色香炉，蓝纱宫扇，青花脂粉箱，统由大内创制，流传禁

外。香炉形式不一，炉底多用匾方印，阳铸大明宣德年制，印地光滑，蜡

色可爱。宫扇用竹骨二十余，粘以蓝纱，承以木柄，可收可放，随意卷

舒，尝有御制六字诗云：“湘浦烟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扫却人间烦

暑，招回天上清凉。”所赋便是此物。青花脂粉箱系是磁质，花纹曼体，

覆承两洼，子母隔膜，周围有小窦可通，灵妙无匹。或谓先由暹罗国贡

入，宣宗饬匠仿造，穷年累月，仅成十具。两具给与孙后，余均分赏宫

嫔。宫中又尝斗蟋蟀，宣宗最爱此戏，曾密召苏州地方官，采进千枚。当

时有歌谣云：“促织瞿瞿叫！宣宗皇帝要。”种种玩耍，无非因天下太

平，有此清赏。好在宣宗未尝荒耽，不过借物抒怀，为消遣计，看官休要

误视。当作宋徽宗、贾似道一流人物呢。点醒正意。 

  宣宗一日微行，夜漏已迟，尚带四骑至杨士奇宅。士奇仓皇出迎，顿

首道：“陛下一身，关系至重，奈何轻自到此？”宣宗笑道：“朕思卿一

言，所以亲至。”遂与士奇谈了数语，方才还宫。越数日，宣宗复遣内监

范弘，往问士奇，谓微行有何害处？士奇道：“皇上惠泽，未必遍洽寰

区，万一怨夫冤卒，伺间窃发，岂不是大可虑么？”后过旬余，果由捕盗

校尉，获住二盗，鞫供得实，乃欲乘帝出行，意图犯驾。宣宗方喟然吸

道：“今才知士奇爱朕呢。”以此益器重士奇。士奇亦知无不言，屡有献

替。三杨中要推士奇。 

  宣德三年，宣宗出巡朔方，击败兀良哈寇众，五年及九年，又两出巡

边，俱至洗马林。诸将请乘便击瓦特部，士奇与杨荣，极力奏阻，因此偃

武而归。会夏原吉、金幼孜先后病殁，蹇义亦老病，国事悉赖三杨。宣宗

优游一二年，忽然得病，竟至大渐，令太子祁镇嗣位，所有国家大事，禀

白太后而后行。诏书甫就，竟报驾崩。统计宣宗在位十年，寿三十有八，

生二子，长即太子祁镇，次名祁钰，为贤妃吴氏所出。祁镇年才九龄，外

廷啧有烦言，争说太子年幼，不能为帝，甚至侵及太后，谓太后已取金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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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内，将召立襄王瞻墡。杨士奇语杨荣道：“嗣主幼冲，谣诼纷起，倘有

不测，危及宫廷。我辈受先皇厚恩，理应力保幼主，扶持国祚。”荣允

诺，遂率百官入临。适太后御乾清宫，女官佩刀剑值侍，召二杨入见。二

杨叩首毕，即请见太子。太后道：“我正为此事，特召二卿。二卿系先朝

耆旧，须夹辅幼主，毋负先帝！”二杨复顿首道：“敢不遵旨。”太后遂

令二杨宣入百官，一面召太子出见，指示群臣道：“这就是新天子，年甫

九龄，全仗诸卿调护！”群臣闻太后言，各伏谒呼万岁。戏剧中有二进宫

一出。便是就此演出。当下奉太子登位，大赦天下，以明年为正统元年，

是为英宗，追谥皇考为章皇帝，庙号宣宗。尊张太后为太皇太后，孙后为

皇太后，封弟祁钰为郕王。 

  会吏部尚书蹇义已殁，旧臣除三杨外，资格最崇，要算英国公张辅。

其次即尚书胡　。太皇太后委任五臣，凡遇军国重务，悉付裁决。内侍请

垂帘听政，太皇太后道：“祖宗成法，明定禁律，汝等休得乱言！”彭城

伯张　，都督张昇，皆太皇太后兄弟，但令朔望入朝，不得与闻国政。昇

有贤名，杨士奇请加委任，终不见从。是时宫中有一个巨蠹，名叫王振，

为司礼太监，特笔表明，隐寓惩恶之义。振狡黠多智，曾事仁宗于东宫，

宣德时，已有微权。英宗为太子，振朝夕侍侧，及英宗即位，遂命掌司札

监，格外宠任，且尝呼他为先生。振遂擅作威福，于朝阳门外筑一将台，

请帝阅兵，所有京营各卫武官，校试骑射，名为阅武，其实是收集兵权，

为抵制文臣起见。直诛其隐。且矫旨擢指挥纪广为都督佥事，广以卫卒守

居庸，往投振门，大为契合，遂奏广为武臣第一，不待朝旨，即予超擢，

宦官专政自此始。应第一回权阉之弊。振尚虑威权不足，意欲加谴大臣，

隐示势力，适值兵部尚书王骥，及右侍郎邝埜，奉旨筹边，迟延未复。振

遂潜导英宗，令召骥、埜二人入殿，面责道：“尔等欺朕年幼么？如此怠

玩。成何国体？”随喝令左右，执二人下狱，右都御史陈智，希振意旨，

亦劾张辅回奏稽延，并讦科道隐匿不发，应该连坐。那时九岁的小皇帝，

晓得甚么，自然由王振先生作主，振因张辅是历朝勋旧，不便加刑，只命

将科道等官，各杖二十。及太皇太后闻知，忙令停杖，已是不及。惟王

骥、邝埜，总算由太皇太后特旨，释出狱中。太皇太后甚是不悦，亲御便

殿，召张辅、杨士奇、杨荣、杨溥、胡　五人入见。英宗东首上立，五大

臣西首下立。太皇太后顾英宗道：“此五大臣系先帝简任，留以辅汝，一

切国政，应与五大臣共议，非得他赞成，不准妄行！”英宗含糊答应。太

皇太后又回顾五臣，见杨溥在侧，召他至前道：“先帝念卿忠，屡形愁

叹，不意今复得见卿。”溥不禁俯伏而泣，太皇太后亦流涕不止。原来仁

宗为太子时，因僚属被谗，溥及黄淮等皆下狱，见第三十回。仁宗每在宫

中言及，嗟叹不已，及即位，始一概释放。见三十一回。黄淮于宣德八年

辞归，惟杨溥擢任礼部尚书，与杨士奇等同直内阁。太皇太后感念前事，

乃有是言。呜咽片时，复由太皇太后饬令女官，宣王振入殿。振向前跪

伏，太皇太后勃然道：“汝侍皇帝起居，多不法事，罪不可赦，今当赐汝

死！”振闻言大惊，正拟复辩，那左右女官，已拔剑出鞘，架振颈上，吓

得他魂不附体，连一句话都说不出。何不将他一刀杀死，免得后来闯祸。

英宗见这情形，忙匍匐地上，替他求免，五臣亦依次跪下。太皇太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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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年少，不识此等小人，佐治不足，误国有余，我今姑听皇帝及诸大

臣，暂将他头颅寄下，但从此以后，切不可令他干预国政！”随又命王振

道：“汝若再思预政，决不饶汝！”振叩首谢恩，太皇太后叱令退去，振

战栗而出，五大臣亦奉旨退朝。 

  太皇太后挈英宗入宫，不劳细叙，惟王振经此一跌，不得不稍稍敛

戢，约有三四年不敢预事。至正统五年，太皇太后老病，杨士奇、杨荣

等，亦多衰迈，王振又渐萌故态，想乘此出些风头，便步入内阁，适与杨

士奇、杨荣相见，徐问道：“公等为国家任事，劳苦久了，但公等已皆高

年，后事待何人续办？”与你何干？士奇道：“老臣尽瘁报国，死而后

已。”言未毕，荣复插入道：“此言错了。我辈衰残，不能长此办事，当

选举少年英材，使为后任，才得仰报圣恩。”振喜形于色，方告别而去。

士奇与荣道：“这等小人，如何与他谦逊？”荣答道：“渠与我等，厌恨

已久，一旦中旨传出，牵掣我等，势且奈何？不如速举一二贤人，入阁辅

政，尚可杜他狡谋。”语虽近似，但三杨同心，尚不能去一奸珰，后人其

如振何？士奇始释然道：“如公高见，胜我一着，很是佩服。但应举贤

人，如侍讲马愉、曹鼐等，何如？”荣答道：“还有侍讲苗衷、高穀等，

不亚愉、鼐，亦可保荐。”士奇唯唯，散值后即草好荐表，于次日进呈。

有旨但令“马愉、曹鼐，入阁参预机务，苗、高二人罢议。” 

  未几杨荣病殁，阁臣中失一老成，王振又问士奇道：“吾乡中何人堪

作京卿？”无非欲市恩乡人。士奇道：“莫若山东提举佥事薛瑄。”原来

薛瑄籍隶山西，与王振同乡，振遂奏白英宗，召瑄为大理寺少卿。瑄至

京，士奇使谒振，瑄瞿然道：“拜爵公朝，谢恩私室，瑄岂敢出此么？”

名论不刊。士奇赞叹不已。越数日，会议东阁，振亦在座，公卿见振皆趋

拜，惟一人独立，振知为薛瑄，先与拱手，瑄始勉强相答，自是振衔怨乃

深。会奉天、华盖、谨身三殿，修筑告成，永乐时，三殿被灾，至是始

成。大宴群臣，独王振不得与宴。英宗如失左右手。潜命内侍往候王先

生。内侍至王振宅，闻振方厉声道：“周公辅成王，有负扆故事，我独不

可一坐么？”前时永乐帝尝自命周公，此次轮着王振，正一蟹不如一蟹。

内侍复命，英宗明知祖宗成制，宫内太监，不得与外廷宴享，奈心中敬爱

王先生，只恐惹他动恼，不得不破例邀请，好一个徒弟。便命开东华中

门，宣振入宴。振始扬扬自得，骑马而来，到了门前，百官已迎拜马前，

振乃下马趋入，饮酣乃去。 

  正统七年，册立皇后钱氏，一切礼仪，免不得劳动王先生，王先生颐

指气使，哪个还敢怠慢？司礼监应出风头。英宗反加感激。是年十月，太

皇太后张氏病剧，传旨问杨士奇、杨溥，以国家有无大事未举。士奇忙缮

好三疏，逐日呈递。第一疏言建文帝临御四年，虽已出亡，不能削去年

号，当修建文帝实录。第二疏言太宗有诏，收方孝儒等遗书者论死，今应

弛禁。第三疏尚未呈入，太皇太后已崩。士奇等入哭尽哀，独这位阴贼险

狠的王先生，心中大喜，好似拔去眼中钉，从此好任所欲为了。小子有诗

咏道： 

  误国由来是贼臣，权阉构祸更逾伦。 

  三杨甘作寒蝉侣，莫谓明廷尚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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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知王振不法行为，且俟下回再叙。 

  本回叙宣宗事，过不掩功，亦善善从长之义。明代守文令主，莫若仁

宣，著书人未尝讳过，亦未敢没功。律以董狐直笔，紫阳书法，庶几近

之。且于太皇太后张氏，及大学士杨士奇，极力表彰，无美不著。至若况

锺，赵豫诸贤吏，亦一律叙入，扬清激浊，殆有深意存焉。王振用事，祸

启英宗，太皇太后洞烛其奸，令女官拟刃于颈，其明智更不可及。乃帝臣

乞请，不即加诛，大奸未去，贻误良多。至于慈躬大渐，垂询国事，士奇

拟上三疏，仅呈其二，而未闻列振罪恶，力请严惩，是士奇之谋国，尚不

太皇太后若也。明多贤后。若太皇太后张氏者，其尤为女中人杰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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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回 王骥讨平麓川蛮 英宗败陷土木

堡 
 

  却说司礼监王振，因太皇太后既崩，遂得肆行无忌。先是太祖置铁牌

于宫门，高约三尺，上铸“内官不得干预朝政”八字，振竟将铁牌携去。

自在皇城筑一大宅，宅东建智化寺，竖碑祝厘，侈述功德。翰林院侍讲刘

球，上言十事，大旨在勤圣学，亲政务，用正士，选礼臣，核吏治，慎刑

罚，罢土木，定法守，息兵争，储武备，说得井井有条，颇切时弊，惟未

尝劾及王振，振亦不以为意。偏有个钦天监正彭德清，倚振为奸，公卿多

趋谒。球与同乡，独不为礼，德清恨甚，遂摘球疏中语，谓振道：“这便

是有意劾公呢。”一语够了。振闻言大怒，遂逮球下狱，且嘱锦衣卫指挥

马顺，置球死地。顺遂夜携小校入狱，令持刀杀球。球大呼太祖太宗，声

尚未绝，首已被断，血流遍体，尚屹立不动。顺竟命将尸身支解，瘞狱户

下。毕竟忠魂未泯，先祟小校，暴病毙命，次祟马顺子，病狂大哭，突捽

顺发，拳足交下，并痛詈道：“老贼！我刘球并无大过，你敢趋附逆阉，

害死我么？看你等将来如何？我先索你子去罢。”言已，两目上翻，仆地

而死。事见正史，足为奸党者戒。顺附振如故，振且恣肆益甚。 

  会某指挥病殁，有一遗妾，很是妖艳，振从子山，与她勾搭，拟娶还

家，偏为指挥妻所阻。山嗾妾诬妻毒夫，至都御史衙门，击鼓申诉。最毒

妇人心。都御史王文，亲自讯究，初颇持正不阿，后竟受山运动，严刑胁

供，迫令诬服。大理寺少卿薛瑄，洞悉冤诬，驳还谳案。文遂劾瑄受贿，

故出人罪，朝旨竟将瑄严谴，系狱论死。瑄有三子，上书以长子淳代死，

次幼二子戍边，乞赎父罪。有诏不许，瑄将被刑。振有老仆，在爨下坐

泣，为振所见，问明缘由。这老仆呜咽道：“闻薛夫子将受刑，不禁心伤

呢。”权阉家中，难得有此义仆。振意少解。会兵部侍郎王伟，亦上书申

救，乃免死除名，放归田里。既而国子监祭酒李时勉，请改建国子监，由

振奉旨往验，时勉不加礼貌，振竟怀恨，即坐时勉擅伐官树罪，枷号监

门。太学生三千多人，上疏营救，并经孙太后父孙忠，为白太后，转述帝

前，方才得释。是时杨士奇忧愤成疾，乞病告归。士奇子稷不肖，为言官

所劾，逮入狱中。可怜士奇忧上加忧，竟尔逼死。还有大学士杨溥，孤掌

难鸣，敷衍了两三年，亦得病谢世。士奇号西杨，溥号南杨，前时杨荣号

东杨，并称三杨。三杨为四朝元老，尚为振所敬惮，至是陆续病终，振正

好坐揽大权，任情生杀。内使张环、顾忠，匿名讦振，受了磔刑。驸马都

尉石璟，偶詈了家阉吕宝，为振所闻，说他贱视同类，饬令下狱。大理寺

丞罗绮，参赞宁夏军务，尝诋中官为老奴，由总兵官讨好王振，讦他罪

状，坐戍边疆。监察御史李俨，谒振不跪，亦被戍。霸州知州张需，得罪

中官，又被逮至京，箠楚几死。惟光禄寺卿余亨，诈称诏旨，日支御膳供

振，得擢为户部侍郎。工部郎中王祐，拜振为义儿，不敢蓄须，尝对振言

儿当似爷，亦得擢为工部侍郎。府部院诸大臣，及在外方面大僚，每当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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觐，必先至振第，最少纳百金，多则千金万金，称爷称父，不计其数。龌

龊已极。 

  其时有麓川一役，也是王振始终主张，用兵数次，虽得获胜，究竟劳

师数十万，转饷半天下，得不偿失，功不补患，待小子叙述出来，以便看

官细评。麓川地接平缅，在云南西徼，洪武中沐英平云南，平缅酋思伦

发，亦率众内附，太祖命兼统麓川，为平缅麓川宣慰司。应第十九回。已

而思伦发复叛，复经沐英讨平，分地为三府，一名孟养，一名木邦，一名

孟定，皆属云南管辖。思民失官，伦发病死，子思任发桀黠喜兵，谋复乃

父故地，适孟养、木邦，与缅甸相仇杀，遂乘机出击，侵略麓川。黔国公

沐晟，据实奏闻，且请发兵进讨。明廷会议，或主剿，或主抚，议论不

一。王振欲示威荒服，决计出师，乃命都督方政，会集沐晟，及晟弟沐

昂，率兵讨思任发。思任发闻大军将至，贻书沐晟，愿入贡输诚，晟信以

为真，无出征意，政以为诈，必欲进击，且请造舟济师，晟皆不许。政独

引兵渡龙川江，至高黎共山下，击败蛮众，斩首三千余级，乘胜深入，拟

捣思任发巢穴，转战力疲，遣使至晟处乞援，晟恨他违制，延不发兵。思

任发料政疲乏，突出象阵冲击，政竟战死，全军覆没。明廷接到警耗，严

旨责晟，晟惧罪暴卒，乃令昂代统各军，久亦无功。思任发却遣头目陶孟

等，带着象马金银，入京贡献，且奉表谢罪。廷臣请就此罢兵，独王振定

欲平蛮，调还甘肃总兵官蒋贵等，令在京待命。兵部尚书王骥，揣知振

意，亦力主用兵。于是令蒋贵为平蛮将军，都督李安、刘聚为副，王骥总

督军务，侍郎徐晞转输军饷，大发东南诸道十五万人，刻期并进。既至云

南，由王骥部署诸将，分三路攻入。思任发立营龙川江，树栅固守，官军

合攻不能下，会大风骤起，骥遂命纵火焚栅，蛮众乃溃，长驱抵木笼山，

连破七寨，直捣蛮巢。思任发恰也狡黠，暗地分兵，从间道绕出，来袭官

军背后，幸骥预先戒备，但令各营坚壁勿动。蛮众冲突数次，好似铜墙铁

壁，不能挫损分毫。骥却令都指挥方瑛，潜攻敌寨，思任发排着象阵，来

截方瑛，被方军矢射铳击，象阵溃散。思任发尚死守寨中，会右参将冉

保，亦由东路击破诸寨，率兵来会，骥命截守西峨渡，自率诸将四面环

攻，西风又作，复行纵火，敌寨立破，斩馘无算。思任发挈了二子，窜走

缅甸，骥留兵屯守，奏凯班师。明廷饮至论赏，进封蒋贵为定西侯，王骥

为靖远伯，余皆升赏有差。已发兵两次了。 

  思任发闻大军北旋，复自缅甸入寇，英宗语蒋贵、王骥等道：“蛮众

未靖，死灰复燃，卿等为再行。”贵、骥等顿首受命，遂起兵如前。发卒

转饷，多至五十万人。大军至金齿，檄缅人献思任发，缅人佯诺不遣。骥

语贵道：“缅甸党贼，不得不讨。”贵亦赞成骥言，遂邀同都督沐昂，分

道大进。贵身为前驱，麾众渡江，焚敌舟数百艘，大战一昼夜，杀敌几

尽。再谕缅人缚献巨魁。缅人答书，以思任发子思机发，窃据者蓝，麓川

别寨。恐他致仇为解。骥乃率兵赴者蓝，捣入思机发寨中，思机发遁去，

只获他妻子，及部目九十余人，当即露布告捷。廷议以劳师已久，饬令还

军。骥遂置陇川宣慰司，引师北归。三次往返。越年余，云南千户王政，

奉敕币宣谕缅酋，令缴出思任发，否则大军且至。缅酋恐惧，乃执思任发

及妻孥部属三十二人，付与王政。思任发不食垂死，政遂将他斩首，函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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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惟思机发仍出据孟养，屡谕不从，诏令沐晟子沐斌往讨。晟死后，

斌袭爵。斌至孟养，以粮尽瘴作引还。王振必欲生擒思机发，再怂恿英

宗，仍命王骥总督军务，率都督宫聚，左右副总兵张軏、田礼等，克日南

征。四次用兵。骥渡龙川江，直抵金沙江，思机发列栅西岸，抵拒官军。

官军造浮桥济师，大呼奋击，毁栅攻入。思机发不能支，退保鬼哭山巅，

又被官军击破，落荒遁去。骥追至孟冉海，地去麓川千余里，土番皆望风

惊顾道：“自古汉人，从没有渡过金沙江，今王师到此，莫非天威不

成？”骥沿途宣抚，因恐馈饷不继，收军引还。不意思机发少子思陆，复

由蛮众拥戴，仍据孟养。骥知寇终难灭，乃与思陆约，立石金沙江为界，

与他宣誓道：“石烂海枯，尔乃得渡。”思陆亦惶惧听命，骥乃班师还

朝。总计麓川一役，自正统四年出兵，直至十四年，方算做一场归束。文

亦止此，作一归束。 

  但当时军书旁午，日有征发，免不得骚扰民间，东南一带的土匪，乘

隙煽乱，统以诛王振为名，所在揭竿。闽贼邓茂七，据陈山寨，自称铲平

王，攻陷二十余县，经御史丁瑄，集众往剿，驰击半年，才得荡平。矿盗

叶宗留、陈鉴湖等，遥应茂七，剽掠浙江、江西、福建诸境，势日猖獗。

茂七伏诛，鉴湖自欲为王，杀死宗留，居然建立伪号，纠众攻处州。浙江

大理寺少卿张骥，遣人往抚，晓以利害，鉴湖还算听命，情愿归降。 

  东南才报平靖，西北陡起烽烟，先是兀良哈三卫，屡次入寇，宣宗北

巡，曾击退寇众，后来仍出没塞下。英宗尝遣成国公朱勇等，勇系朱能

子。分兵四出击兀良哈，连破敌营，斩获万计。兀良哈三卫濅衰，惟怀恨

甚深，竟去连结瓦剌部。入犯边疆。瓦剌部长马哈木死后，子脱欢嗣，应

三十回。与鞑靼部头目阿噜台，日相仇敌，阿噜台竟为脱欢所杀，余众东

徙。鞑靼汗答里巴已死，脱欢立脱古思帖木儿曾孙脱脱不花，为鞑靼继

汗，自为太师，专揽权势。既而脱欢又死，子乜先嗣。乜先亦作也先，

《通鉴辑览》作额森。乜先尝遣使入贡，王振以粉饰太平为名，赏赉金帛

无数。至正统十四年，乜先以二千人贡马，号称三千，振令礼部点验人

数，按名给赏，虚报的一概不与，所有请求，只准十分之二，乜先大愤，

又经兀良哈三卫往诉，遂大举入寇。鞑靼汗脱脱不花，劝阻不从，也只好

随他发兵。于是脱脱不花，率兀良哈部众，入寇辽东。阿拉知院寇宣府，

并围赤城。乜先自拥众寇大同。至猫儿庄，参将吴浩迎敌，一战败死。西

宁侯宋瑛，武进伯朱冕，率兵往援，又均战殁宁和。 

  警报与雪片相似，飞入京城，英宗只信任王振先生，便向他问计。王

振道：“我朝以马上得天下，太祖太宗，都是亲经战阵，皇上春秋鼎盛，

年力方强，何不上法祖宗，出师亲征呢？”说得冠冕堂皇，奈后人不及前

人何？英宗闻言大喜，便召集群臣，谕令随跸北征。是时荧惑入南斗，廷

臣都防有他变，兵部尚书邝埜，侍郎于谦，遂力言六师不宜轻出，英宗不

从。吏部尚书王直，又率百官再三谏阻，亦不见纳。先生之言，原不可

违。竟下诏令郕王居守，自率六军亲征。英国公张辅，暨公侯伯尚书侍郎

以下，一律随行，军士凡五十万人。王振侍帝左右，寸步不离，沿途命

令，统由他一人主持。不愧为先生。及至居庸关，群臣请驻跸，俱被驳

斥。进次宣府，连日风雨，人情汹汹，群臣又交章请留。振大怒道：“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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